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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高等院校學生寫作比賽以閱讀及評論為主，主要是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寫作

能力及思考能力，推動校園閱讀及創作風氣，寫出具有識見和批判力度的書評，並對有

關作品的思想和藝術進行人文解讀。第十五屆(2019)獲獎者跟過去一樣，分別決出冠亞

季殿四名及優秀獎六名，另設優良獎十名，合共二十名。此外本屆又跟去年一樣，除了

本地高校的學生參賽之外，其他澳門學生赴海外升學者，也可以一併參賽，同等待遇，

同等考慮。結果首名及殿軍屬本地學生，而二、三名則由在外地讀書的同學獲得，大致

打成平手。其他海外學生尚得優異獎一名、優良獎三名，獲獎名額少於本地同學。 

2019年度獲獎作品水平略高，寫作能力大體流暢，表達清晰。而閱讀及理解能力

表現亦佳，說明道理，分析問題亦見精到。此外更為難得的，就是前四名的作者都能總

結全書精華所在，提出具體可信的理論探索，有時連老師也未必容易辦到，思維清晰，

方向正確，確是令人振奮之事。 

冠軍作品淺談賈平凹的《山本》，限於篇幅，作者藍芳恆並沒有交代這本小說的內

容、人物、情節、結構等話題，如果讀者沒有看過《山本》，難免會摸不著頭腦，不懂

得故事的來龍去脈。作者一開始就說：「人的行為均是深層心理現象的表層呈現，心理

現象又為個人世界觀與哲學觀所支配」，由此「便嘗試從《山本》的人物和事件入手，

分析在《山本》在構建過程中所隱藏的幾個令我深有所感的人生哲學觀點，以及這些觀

點為當代社會所提供的多元價值取向」，主要有三點，即齊物、貴柔、合一，分別就文

本加以舉證及說明。綜合傳統的儒道思想，亦為賈平凹《山本》一書安身立命之所在。

例如論證「齊物」觀點，藍芳恆指出《山本》「對秦嶺的草木和動物進行了細緻而又飽

含感情的描寫，在他筆下，這些草木和動物都充滿了『人氣』，他們有自己的個性和思

想，似乎只是與人在形態上有所不同而已」；其二，「《山本》中無論大事小事，總有草

木或動物來提出預兆」；「其三，作者也常取某種動物來象徵人，或是取某種草木來象徵

一種精神或氣運」。至於「貴柔」之說，「陸菊人便是《山本》中懂得通過預期效果來拿

捏柔的分寸的人。巧妙收服崔掌櫃時，她是七分柔三分剛的。不直接揭穿崔掌櫃的謊言、

不採取嚴厲懲罰手段，這是柔；同時展現自己作為茶行總領的魄力和能力震懾住對方，

這是剛。拒絕井宗秀從茶行取錢建鐘樓時，她則是七分剛三分柔。表明自己拒絕的堅定

立場，這是剛；從預備旅的長遠利益出發來講道理，這是柔。」其實就是辯證以柔制剛

的道理，具有說服力。至於「合一」方面，「然而一個人通達事理還不算太難，難的是

擁有一份踐行事理、傳遞事理、改造人心的勇氣和擔當。他是在行醫的過程中將『知行

合一』作為了自己的行為準則的，與《古爐》中的善人相似，陳先生不僅是一位醫者，

還是一位智者、仁者，他不僅醫病還醫心，這二者常常同時進行。」藍芳恆就是這麼輕

鬆簡單的說出個人的觀點，至於是否可靠，原著作者賈平凹是否同意，我們可以繼續探

索，不過當日評判團還是一致認同這三項觀點，言簡意賅，得分亦高。 

亞軍曾浩倫也很了得，提交了一篇名為〈「文體自覺」與「文人覺醒」——從朱自



清散文探析其「文學自覺」〉，副題有二：（一）「文體自覺」：從題材和語言體現閑話本

色；（二）「文人覺醒」：以閑話形式發揚人文精神。在傳統對朱自清散文研究的領域中

注入了新的觀點。其一論證「文體自覺」。 

朱自清於 1926年所寫的〈飄零〉，開篇與收結分別記述與友人的兩席對話。口語

置於文中而不顯突兀，且舉當中一個聲情並茂的例子：「『他其實大可以不必管甚

麼中國不中國了：偏偏又戀戀不捨的！』」即使不是呈現對話的文段，朱氏亦有

嘗試以帶口語的筆調與讀者對話：「Ｐ又告訴我Ｗ戀愛的故事。是的，戀愛的故

事！」類似的口語結構亦見同年作品〈海行雜記〉：「是的，這不怪同船的幾個朋

友要罵這隻船是『帝國主義』的船了。『帝國主義的船』！」還有寫於 1924年的

〈春暉的一月〉：「好的，我也該下橋去了；春暉中學校還沒有看見呢。」重覆關

鍵字眼，用感嘆號加強語氣，兼把「是的」、「好了」這類口語的發語詞放進文章，

以今天的視角讀之看似平常，但值得注意那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作品，早於那時

朱氏已能衝破文言的藩籬，在傳達白話時又不為歐化句式所窒礙，這相對於同時

代的作家而言確是一大突破，朱氏的創作亦是因而滲透閑話氣息。 

其二論證「文人覺醒」。作者說： 

朱自清在面對革命潮流與所屬階級的主張相違背時，沒站到反革命的一端，用他

自己的話來說，便是「暫時逃避」，以學術、文學和藝術作為「消磨精力的場所」。

倘朱氏所言沒有自謙的成分，那似乎說不上是文人應有的身份覺醒。但就事論事，

若朱氏後來的論說文章仍然能面向讀者，滲透其中的國學素養和人生閱歷甚至能

給讀者指示方向，那麼朱氏的寫作便不僅是消磨精力的退場機制，而是恰好相反

地實現了文人的身份覺醒。倘若此「文人覺醒」成立，朱氏以「閑話」為歸趨的

散文自覺會否因而轉變，似乎又值得成為延伸下去的話題。 

這裏我只是列出兩項重要的觀點，其他文中還有很多引文及論述的過程，也就不詳

作羅列了。無論讀者是否同意曾浩倫的觀點，單就這兩項來說，也就是讀書有得，深入

思考，寫出見解，令人耳目一新了。 

季軍鄭啟源〈孤魂──淺談《野草》〉，作者提出三項觀點：「作為存在證明的自畫像」、

「寫作觀」、「魯迅的饋贈」。指出魯迅：「《野草》中作為啟蒙者，自我剖析達到了他對

個體的更深刻認識，而作為根本的是他以將一切受到的挫折都加於自身，這才使得他在

《野草》中有了這麼深邃的思考。簡單來說，就是魯迅以一己之力扛起了他所看到的所

有負擔，的確是大魄力。」鄭啟源進一步更認為《過客》是魯迅的自畫像。 

終於，我走到了《過客》中。我看見了老翁、女孩、過客，但我知道他們都是

一脈相承的。女孩若是往西走，終將成為過客；過客若是停下來，終將成為老

翁。前方的盡頭是墳，但過客只得往前走，這是一種反抗。作為過客，自是不

願回轉東邊的。布施，也不便收下的，皆因這都將引誘我停下來。作為過客，

最好的辦法自當是把布贈予野百合野薔薇，青年們，未來的棟樑們，祝你們平

安。作為過客，自當孤獨地闖入西邊。望着跟隨着過客的夜色走下去，我想起

了老翁問過的三個問題：『你是怎麼稱呼的。你是從哪裡來的呢？我可以問你到

哪裡去麼？』這正是最基本的哲學思考。黃昏之時，我更願意相信過客是追着

太陽而走的，凝視那其間有一條似路非路的痕跡。大家都知道，其實地上本沒

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實過客前去也料不定可能走完，但過客還

是勇敢闖進去了。於生死間，魯迅畫成了自己。 

 在寫作觀方面，作者認為魯迅說真話也是很有技巧的，「《野草》中示範了這樣的一



種辦法，不直寫真實，將其抽象化，結果證明這是成功的。」最後寫魯迅的饋增，作者

說：「魯迅給予我們最大的饋贈是思考，相當於給予了我們整個世界，為我們打開了未

來的道路。尋寶人將藏寶圖予你，也將探得的陷阱告知於你，你無法要求探路人給予你

更多，他已盡力了。」這裏可能有些虛幻的感覺，但也確實指出魯迅作品真面目的所在，

帶出新穎的角度，供人思考。 

殿軍張真一〈多重視角下的民國婦女運動史——淺談《郁達夫小說集》中的角色塑

造〉，比較郁達夫小說中男女角色的表現，亦分三項：「物化與異化——男權者視角下的

女性塑造」、「反諷與反思——零餘者視角下的男性塑造」、「微觀與宏觀——親歷者視角

下的婦女解放」，觀點鮮明，亦見新意。在「物化與異化」的論述中，作者云： 

倘若將同情與上文中的讚美稍加對比，則會發現其中還有一絲強者的優越感：

在擁有著高潔品質與「清白之身」的女子面前，男主人公扮演著尋求精神慰藉

的弱者形象，而在為了生計而不得不出賣肉體的女子面前，男主人公則以拯救

者的身份自居，在自顧自地發誓的同時毫無顧忌地使用著她們的肉體。將女性

分為三六九等，體現出的郁達夫內心中對女性下意識的物化與歧視。 

在男性塑造方面，「郁達夫筆下的弱男子有兩種突出的特質：其一是以淚洗面，其

二是體弱多病。」相反，小說中的女性則相對健康和活潑，「這既傳達出郁達夫對於『男

性本優論』的蔑視，也體現出一絲對於性別結構如何重構的反思」。在婦女解放的論述

方面，「郁達夫自身的失意與抑鬱促成了他對男性群體的懷疑，致使其通過塑造零餘者

的形象來完成對男性本身的批判。郁達夫筆下的弱男子是人生的失敗者，他們遭受著與

女性相似的壓迫，卻不能意識到自身的苦難來源於男權本身，反而將自身的失意轉化為

對女性的歧視甚至暴力」。殿軍作品深受很多評判的喜愛，認為分析到位，可是錯字太

多，從頭到尾以至參考文獻，都以「郁」為「鬱」，超過二三十次，加上其他「麵前」

［面］、「鶯蘿行」［蔦］等筆誤，可謂慘不忍睹。其實在繁簡轉換之後，只要稍作回顧，

仔細檢查一遍，自我糾正，就可以避免犯上低級的錯誤而被扣分。以上四篇，究竟誰才

是真正的冠軍呢？其實棋逢對手，各有可觀，有時真的是難以判定了。 

其他優異獎六名，有時也有一些很好的觀點，可以參考。戴孟桐〈落在你一生中的

雪〉，解讀王蒙的《悶與狂》，特別是「在十九歲的燈下讀《燈下的十九歲》一章」，借

題發揮，文筆流暢，評論的部份著墨不多，反而多談作者的個人經驗。「我一直未曾放

棄寫作，也一直未曾放棄閱讀；我堅信我所讀到的文字會帶給我力量，我也堅信自己的

文字能給別人些許支持。而事實上，那些力量，並不來自文字本身，而來自我們的內心，

是我們自己給自己的在昏晦無光的世界裏的一點救贖」，富有個性，十分主觀，甚至帶

有飛揚跋扈的感覺，寫出個人的獨特體驗，可是評王蒙《悶與狂》的論點則相形單薄了。 

趙家璇〈從《台北人・孤戀花》中看『靈肉之爭』的主題〉，分為四章：「動物世界：

獸性化的男性角色與倫理的喪失」、「莫比烏斯環：下層女性逃不開的宿命與中國悲劇意

識」、「人性的微光：『靈』之美 同性之愛」、「結語：動物世界與現實世界」。而作者的

結論是： 

《孤戀花》中，我認為最為悲劇的一點是，娟娟由人轉化成動物的結局，它用赤

裸裸地告訴我們，「靈」本高於「肉」，這是我們的美好幻想，但在殘酷現實中，

「肉」卻戰勝了「靈」。可以說，《台北人》這本書幾乎每個故事都帶著這種現實

的悲劇基調，這也是白先勇對當時籠罩在「白色恐怖」的烏雲之下，近乎崩潰的

臺灣社會的警醒，只有深深地刺痛社會無數正在為「靈」同「肉」戰爭者的心，

才能從絕望之中誕生希望，才能把這個社會從崩潰的邊緣拉回來。 

針對文本分析，十分細緻，甚至深化人性的探索，也很到位。可是缺點則是泛政治



的推論，「白色恐怖」只能說是誤判，與文學根本扯不上任何關係，而「近乎崩潰的臺

灣社會」的解讀也難免變成誇張失實了。《台北人》可真具有這種政治能量嗎？ 

祝銘〈寂滅與永生——淺談《山本》中生命的慈悲與韌性〉副題有三：「萬受摒棄，

不更其內」、「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作者首先介紹麻縣

長，雖然失去治理一方土地的權力，卻寄情於山河大地及禽獸植物之中。「故事的最後，

面對戰火之中滿目蒼翼的渦鎮，麻縣長把手稿留給井宗秀的親信，渦潭成了他最後的歸

宿。或許只有那深不見底的潭水懂得他的熱血，他的無奈，他的淒涼和悲壯。渦潭的漩

渦無疑是苦難的象徵，任何事物被裹挾進去都會消失的無影無蹤，然而在歷史的洪流中，

他留下的《秦嶺志草木部》和《秦嶺志禽獸部》，作為文人最後的尊嚴與氣節，為亂世

下默然的生命立言，在無聲之中發聲，使無名者有名，這樣的麻縣長，反倒多得了秦嶺

的胸襟和氣象。」以著述傳世，寓意深刻，賈平凹的《山本》又何嘗不是寄意於此呢？

第二節介紹陳先生，「陳先生作為盲郎中，一方面為渦鎮的人們醫治身體上的各類疾病，

另一方面為亂世之中的芸芸眾生開啟心智，以充滿哲思的指點使得蒙受苦難的人得到解

脫，但也總會巧妙的點到為止，縱然失明，卻反而更加洞察世事。」第三節寫《山本》

的靈魂人物陸菊人，「在丈夫楊鐘因戰爭死於非命，兒子剩剩也不慎從馬背上摔下來成

為跛子後，是陸菊人在楊家擔起了頂樑柱的地位，天生的達觀與忍耐使她有了超越苦難

的能力，使她成為了這個家裏風風火火的女主人和讓一家人風生水起的生活軸心。不可

否認，她極強的持家能力，她的隱忍與堅強，為戰火紛飛的年代增添了人道主義底色。

此外，陸菊人與井宗秀的情感關係也是全書的紐帶所在。」作者先後寫出本書的重要人

物和主要情節，結語云：「秦嶺將人世的滄桑變遷與榮辱興衰盡收其眼底，一座大山因

此而肅穆，莊嚴，令人敬畏。所謂悲憫，正是由此而來。」在論述方面比較簡單，跟冠

軍之作相比，稍嫌失色。 

張兆康〈對酒文化的批判和反思——讀莫言《酒國》有感〉，以討論批判為主：「批

判無視人類的道德底線的『食嬰』意象」、「抨擊滿腹板油的貪官污吏」、「對當下中國人

生存狀態的關注」，結論更深刻的指出：「『人失去了』反抗的勇氣和意志，逐步失去了

人生目標，無法逃脫走向沒落和沈淪的命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反抗這的消解和沒

落，便是上個世紀末中國社會某種鏡像式的寫實。」又云：「莫言通過《酒國》的創作

向世人揭開了酒文化的一個側面，他思考和酒國的歷史與當下以及未來，提出個體在酒

文化下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策略的問題。其批判力度側重於對沒有道德底線的批判，和對

腐化的官場的批判，但並未止於對這種壓抑反彈出的過度覺醒狀態的呈現，而是激勵變

現這一時期腐化的混亂的程度，從而仕途［試圖］探討人類在尋找自我過程中所面臨的

困境，所以說，莫言這部小說創作的最主要的主旨便是對當下中國人生存狀態的關注。」

指出莫言《酒國》的主題所在，可是只流於表層的閱讀，大致如此，以後還是可以深化

討論的。 

 陳馨怡〈城市，情感的容器——淺談《台北人》中的城市形象〉分論上海、南京、

桂林、臺北四個城巿，承載著濃厚的鄉情，各有各的故事，採用的視角有些特別。論云：

「在看完《台北人》後，我反覆問自己，『如果我是處在那個時代，如果我是他們，我

該怎麼活，我會念念不忘過去不肯走出嗎？』我也不知道怎麼樣才是完全意義是正確的，

所以這才是『台北人』們值得被同情之處所在，他們在這座城市，卻不知道該怎樣活才

是對的。人不可能完全切割過去，懷舊是情有可原，他們也都開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好

不好不得而知，但多少會有些不自適，因為被過去所糾纏。於是那些失去的、得不到的，

變成了瘋狂翻滾的思念不停地侵噬想要掙脫、忘懷的人們。這其中也多少也被帶入了作

者白先勇的感受。這些同又不同的情緒都被裝載在城市這個小小的容器中，不斷融合、

沈澱，於是便讓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個臺北，以及上海、南京、桂林… …」基本上還



是符合《台北人》的整體幽隱神祕的氣氛，不大好說。可是作者閱後的印象模糊飄忽，

甚至有點惘然若失的，談不上深刻，最後甚至不知所云了，這不能不說是本文致命的弱

點。 

曾越泓〈別樣彩虹〉，專談本澳林中英的散文集《頭上彩虹》，拉雜而談，洋溢著濃

郁的生活色彩。「第一集『你的眼神』裏，寫的多是澳門中年女性眼裏的焦慮。這個經

濟發達的城市要焦慮很容易，女人們一方面在傳統的華人文化裏努力相夫教子，一方面

在職場打拼；不但要求自己有歐洲式的體面優雅，還得一樣不落地肩負起家庭的雞零狗

碎。」「作者在書裏感歎『男人待解放』，因為一年四季不管多熱，正式的場合永遠需要

西裝，為此我們不知浪費了多少冷氣。女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夏天一到，再嚴密的妝容

也經不起大太陽下汗水，皮膚出油的考驗，如果不能一直把自己關在冷氣房，街上走幾

步就能把睫毛變成蒼蠅腿。冬天臃腫的棉服，也為難著女孩們的好身段，表面上『要風

度不要溫度』，心裏想著好彩是在澳門，冷不死人。」「喜歡關窗大概是我不大喜歡的澳

門特色，不過澳門有大把辦法讓我著迷，它像叮噹的口袋，外面看小小的，裏面可以接

納很大的世界。世界各地的人來澳門討生活，凌晨三點，菲律賓小哥在同鄉的指導下練

習拋樽，瓶子摔在地下乒乓作響。睏意往往容易夾雜怒火，但作者卻真切地看到了他們

努力為自己營生的向上力量。聽到聲響也不覺得煩惱了。常在南灣看到印尼、菲國的移

工，聚在一起，分享食物和鄉音，跳起舞來。四面八方的人，好像都能在這裏，找到一

點點慰藉。」略舉三段，沒有甚麼重點，面對生活，自然應對，不期然也有點踏實的樣

子，相當親切。作者採用閒談的筆調，只能反映個人零碎的感覺，不成體系。 

 

 


